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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悼 孙 国 华 先 生

孙国华先生不幸于 年 月 日晚
,

因心脏病发
,

突然逝世
。

恶耗传来
,

大家不胜

悲痛
。

孙先生系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
,

兼哲学系副主任及校务委具 同时任中国科学院心理

研究所研究具
,

中国石理学会理事
,

心理学报常务藕辑
。

是中国 己理学界的前蜚
。

孙先生

的逝世
,

不但对北京大学心理专业来挽是丧失了一位镇导者
,

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及

全国心理学界来税也是一 孙先生自开始教学到

大捐失
。

逝世
,

工作 年
。

虽在

孙先生生于  年
。

年 月到 年

山 东 潍 县人
。 斗年至 月抗 日战争及复具时期

,

年求学于北 京清华 曾因心脏病 关 系
,

暂时脱

学校
。

年赴美
,

在俄 离 了心理学教学 尚位
,

就

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和 任于前国立辐 释靛
,

但他

研究院及芝加哥大学生理 一生都是 从事学术工作

系求学
。

年 月 得 的
。

心理学博士
,

是年底返国
。

孙先生 重砚心理吸

其后郎在清华大学
、

北京 生与进化 的简愚
,

在这方

大学
、

东北大学
、

北京师范 面有甚 高的 造指
。

他在

大学等处任心理学教授  年以前
,

在国外发表

在清华还兼任心理系系主 孙 国 华 先 生 过三篇靛文
,

两篇是关于

任工作
。

御 一  动物心理的
,

一篇是关于

新生 儿的行为
。

最后一篇很长
,

单印成害
,

是儿量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著作
,

为各国研究

儿量心理者所熟悉
。

他对心理学的胃献
,

并不至于他 自己的学术成就
,

还为心理学界做了

不少的粗按工作和培养青年干部的工作
。

孙先生曾三度倾导清华心理系 年院系稠

整以后
,

又一直镇导北大心理专业 后来又兼任植导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生发展心理

学祖
。

孙先生做学周极其踏实
,

不争名
,

痛恶掠人之美
,

不急于多发表文章
。

有些手稿未及

发表毁于抗 日战争中
,

现在无法再得
。

他自己发表文章虽不甚多
,

但他指导了爵多青年干

部做研究工作
,

发表了不少靛文
,

得他帮助指导而在学米上有成就者很多
。

解放后
,

在党

的号召下
,

他镇导了北大心理专业的教师从事研究巴甫洛夫学貌的工作
,

成立了中国第一

个条件反射实阶室
。

孙先生对心理专业学生的培养也很注意
,

重成培养同学的专业思想

抬同学做报告总是热情洋溢
,

以自己的握历和体会来鼓励同学仍热爱祖国的心理学事业
。

在专业工作中
,

他也不辞辛劳
,

一心希望能将心理专业办好
。

孙先生还积极参加全国心理

学界的活动
,

他参加了心理学会与心理学报的工作
,

非常注意全国心理学界的团拮工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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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他参加了心理学 年发展远景规划工作
,

更注意全国心理学工作者的合科典 他

韶为只有全心理学界团桔无简
、

充分合作
,

才能使心理学更快地赶
一

国际水平
。

孙先生解放前不肯和反动派同流合污
。

在抗 日战争时期
,

虽然身体多病
,

生活艰苦
,

但不为国民党高官所诱
,

拒艳参加国民党
。

富有民族气节
,

拒艳将他珍藏的一部字帖高价

卖拾 日本人
。

孙先生具弦烈的正义威
,

在 国立辐洋能时期
,

看不惯一些腐败的情形
,

常常

气得发颤
。

他对待旧社会的黑暗非常痛恨
,

但对亲友
、

学生
、

被镇导者等都非常可亲
,

常竭

力抬与帮助
。

解放后
,

由于党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
,

孙先生从原 来脱离政治
、

厌恶政治的清高思

想
,

逐渐变为关心政治
,

积极地参加了各项运动
。

在工作中依靠党
,

有事常与党粗藏商量
。

自从周总理作了关于知敲分子简题的报告以后
,

孙先生韶具考虑了自己的政治进步尚题
,

曾表示要争取入党
。

孙先生以高度积极性参加了整风与反击右派的运动
。

通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
,

孙先

生在政治觉悟
、

工作积极性及青任威方面有更大的提高
。

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政治和业

务
、

扛与专必须精合
,

不能单弦稠一方面
。

他韶为过去心理专业在政治方面重唬不够
,

他

税他今后一定要加弦这方面的工作
。

同时在具体工作方面他也有所舒划
,

在青年干部的

培养上
,

他也具体地在考虑如何使杠与专精合
。

对于整个专业的工作
,

根据整风精神及在

民主德国参观的体会
,

他也正在重新考虑
。

他一生渴望着把心理专业办好
,

并韶为通过这

次整风和反右运动
,

有可能使心理专业能较彻底地改进
。

可惜孙先生突然病故
,

不能亲自

镇导同志佣来实现
。

目前正是全国大跃进时期
,

心理学界也要大跃进
,

正需要心理学 界前辈挺身出来镇

导 孙先生不幸于此时逝世
,

对心理学界实在是一大揖失
,

使大家更咸到非常伤悼
。

我俩

今天来耙念孙国华先生
,

应当照孙先生生前志顺
,

紧紧地依靠党
,

在党的预导下
,

全国心理

学工作者紧密地 团拮起来
,

争取中国心理学的大跃进
。


